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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唐纳德·巴塞尔姆擅长运用独特的叙事形式和新颖的语言风格，对传统童话

故事进行后现代重构。其代表作《玻璃山》，不仅颠覆了童话体裁的叙事成规，更通过彻底的文本实验，

促使读者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叙事艺术与现实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陌生化理论为基础，分析《玻

璃山》中的情节编构手法，探讨巴塞尔姆如何运用该手法打破自动化感知，使熟悉的童话元素焕发出新

的生机。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童话也不再仅仅是儿童文学的载体，而是突破了儿童文学的固有边界，以

其独特的艺术张力揭示并质询着后现代社会中的认知困境与价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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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postmodern writers, Donald Barthelme excels in employing distinctive narrative forms 
and innovative linguistic styles to reconstruct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Glass Mountain, not only subverts the narrative conventions of the fairy 
tale genre but also compels readers to re-examin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r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through radical textual experimentation.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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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miliarizat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efamiliarized plot construction in The Glass Mountain, 
exploring how Barthelme utilizes it to break automatic perception and breathe new life into famil-
iar fairy tale elements. In this reconstruction process, fairy tales are no longer merely a carrie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ut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space for exposing and interrogating the di-
lemmas inherent in post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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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唐纳德·巴塞尔姆的文学创作中，传统叙事的解构、语言形式的革新，以及富有自我指涉性的元

小说实验三者交融，不仅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也奠定了其作为“新一代后现代派作家之父”的文

学地位[1]。杰罗姆·克林科维茨(Jerome Klinkowitz)称：“因此，巴塞尔姆的短篇作品并非形式辩证法中

的传统观点，而是充满想象力的火山，是激进的权宜之计，旨在挽救那些可能因我们传统标准的丧失而

被侵蚀的体验。”[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塞尔姆的创作理念与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

论不谋而合。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

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3]因此，“在新世界中，旧价值必须以新形式表达”[2]。经典作品需

要在新的历史维度中被重新诠释。 
被置于后现代社会语境下的《玻璃山》，正是巴塞尔姆对经典童话故事《玻璃山上的公主》的戏仿

创作。在文学史上，这种写作方式并不新鲜。例如，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就与《奥德修纪》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戏仿关系。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时正值一战期间，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这

种社会氛围促使他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将史诗英雄奥德修斯再现于后现代社会之中，

乔伊斯塑造了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而巴塞尔姆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则是西

方世界的另一低迷时期。人们尚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又紧接着经历了冷战等历史巨变。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巴塞尔姆选择将传统童话故事中的人物置于后现代社会中，以描写现实世界的异

化，表现出与乔伊斯相似的“反英雄”主义创作倾向。 
然而，巴塞尔姆的创作又与乔伊斯有所不同。尽管《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布鲁姆失去了古代英雄

的体魄与伟业，但他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奥德修斯的韧性，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微光。与之相比，

巴塞尔姆所面对的更为破碎的战后世界，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彻底的否定性。“巴塞尔姆的句子(以
及它们试图指示的文化)拒绝中心主义、拒绝总体的可理解性、拒绝封闭性、拒绝绝对的‘意思’。”[4]
譬如，与布鲁姆相比，《玻璃山》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不仅缺乏传统骑士的英勇品质，更完全丧失了作

为人的底线和尊严，进一步暗示着后现代语境中价值体系的全面失序。最终，令读者感到荒谬的是，《玻

璃山》中“戏谑的语言、荒诞的内容、无序的环境、虚无的现实、破灭的理想、绝望的追求”所唯一能确

定的恰恰是不确定性的原则[5]。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评论家们认为“巴塞尔姆的小说始终是实验性

的、始终是破坏性的……”[4]当这种彻底的实验性和破坏性通过“模糊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造成读

者的时间和空间感错位”时[6]，实际上也让读者在体验陌生与震惊之余获得了更深的感悟与警醒，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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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姆的后现代童话故事迸发出独特的文学魅力与价值。 

2. 陌生化与情节编构手法概述 

在《作为手法的艺术》(1929)中，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

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

该使之延长”[3]。事实上，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语言中微妙的差异，同样适用于情节的编构手法。因为

“一切可能成为规范的东西都会成为生动活泼、些微差别的体验的出发点”[3]。是以，早在《情节编构

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1919)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就写到：“情节波折的基本规律——是阻缓—

—阻滞的规律。”[3]借助于情节中的“梯级性式构造”(stepped construction)，如“叙事重复、童话的仪

式、波折、和其他情节性手法”[3]，情节编构能够产生“陌生化”效果，“将事物从感受的自动化中解

脱出来”[3]，进而促使读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故事并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体验。至于情节编构的手法

实际“同音乐配器的手法相似，在原则上甚至是一样的。一部文学作品是各种声音、发音运动和思想交

织的产物”[3]。这一论述也表明，情节编构不仅仅是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作者经过有意识地艺术化处

理和重构而形成的叙事序列。 
在《玻璃山》中，情节编构所创造的“陌生化”效果主要是通过主题情节的弱化和断裂情节的“穿

插”(framing)来实现的。这种独特的情节编构不仅将童话人物移植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社会语境，

更通过消解骑士精神的崇高性与公主形象的理想化，暴露出后现代社会中的平庸与荒诞。 

3. 主题情节的弱化 

《玻璃山》是对童话故事《玻璃山上的公主》的戏仿创作。原版童话建构了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叙

事范式：被施咒的公主幽居在玻璃山顶的金色城堡中，众多英勇的骑士前赴后继试图攀越险峰解救公主，

最终唯有一位装备着神奇猞猁爪的年轻勇士成功登顶，破除魔咒，与公主缔结美满姻缘。这个传统叙事

不仅遵循着严格的善恶二元对立逻辑，更通过英雄救美的情节模式，强化了骑士精神的崇高性与爱情理

想的纯洁性。然而，通过对原版故事情节进行创造性的解构与重组，巴塞尔姆彻底颠覆了这一叙事传统。

首先，在情节编构上，巴塞尔姆刻意削弱了主线叙事的连贯性和主题性，将原本完整的英雄历险故事打

散、重新组合在全文被编号的 100 个断裂的叙事片段中。这些被打散的主线叙事情节，诡谲地隐匿在文

本的第 48、67、80、88、89、91~96 段，利用间隔的片段营造出“阻缓”的效果。当读者试图捕捉叙事

的主线时，往往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走弯路的模式”[3]。情节似乎在不断跳跃，线索则时隐时现。

例如，原文中片段 48“山巅之上有座纯金的城堡，城堡塔楼的一间房里坐着……”[4]，这个本该统领全

篇的童话式起笔，被巴塞尔姆故意埋藏在了全文的中段位置，犹如一个被时空错置的叙事节点，其仪式

化的表达方式与突兀的文本坐标相互矛盾着。当读者的认知惯性正沿着“城堡塔楼的房间里坐着……”

这一未完成句式，不由自主地补全“被囚禁的公主”这一传统意象时，巴塞尔姆又突然撤回了叙事承诺。

蓄意的语意悬置既戏仿了童话叙事的陈词滥调，又通过叙事断层迫使读者直面期待的落空，摆脱自动化

感知。不仅如此，当这个被延宕的公主意象最终在第 97 段具现时，巴塞尔姆将其描绘为一个令人失望的

物质符号——一个被抛下山崖的平凡客体。而亲手将其抛下山崖的，正是主人公“我”。最终，“骑士”

化身为了“凶手”，而“公主”则沦为了一具“尸体”。 
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巴塞尔姆的这种创作手法揭示了语言和叙事的不稳定性和任意性。众人

所追求的“美丽象征”，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公主形象”只不过是这个“美丽象征”中最传

统的解释之一。是以，当巴塞尔姆诱使读者按照童话的符号惯例来补全这个能指(公主)，再通过暴力处置

展示这个符号的空洞本质时，他实际上是在挑战传统叙事中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固定联系。这个被延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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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段才现身的“公主”，其意义完全依赖于前文碎片化叙事的铺垫和读者自身文化记忆的投射。而主

人公将公主抛下山崖的暴力动作，则暴露出所有文化象征都是可被替换、可被抛弃的临时建构。这种策

略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叙事的认识论基础。当最后的公主符号坠落时，读者收获的不是故事的终结，而

是对语言符号本质的新认知——在这个后现代语境中，唯一确定的，或许就是意义永远处于建构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 
不仅如此，传统童话以线性叙事和明确的善恶二元对立为基础来构建意义，但巴塞尔姆通过打散和

重组叙事，破坏了这种线性和对立，使意义变得模糊和多义。他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手法，将故事分解为

多个片段，这种独特的情节编构不仅挑战了读者对传统故事的认知和期待，还迫使读者重新审视语言和

叙事所构建的“现实”。在传统童话中，骑士和公主的形象是理想化的，他们的故事传递了一种关于勇

气、牺牲和爱情的美好愿景。然而，巴塞尔姆通过将骑士塑造为凶手，将公主降格为被抛弃的客体，彻

底颠覆了这种理想化的叙事，揭示了传统叙事中所隐含的性别不平等和权力不对称。骑士的拯救行为在

传统叙事中被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体现，但在《玻璃山》中，这种行为被揭露为一种暴力和控制的表现。

骑士形象的破灭与公主最终的结局不仅是对传统爱情理想的否定，也是对叙事权威的质疑。通过这种戏

仿和解构，巴塞尔姆试图让读者意识到传统叙事的局限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重新思考和构建意义的

可能性。 
除上述情节外，在童话叙事的深层结构中，“解决难题有时会成为童话的全部内容”[3]。那座晶莹

剔透却又险象环生的玻璃山，以其物理特性构成了对攀登者的考验。如何从光滑如镜的险峰攀登而上成

为了每位勇士必须直面的难题。面对难题，“作为技术手法而言，不是就实质而言，有两类不同的解决

办法：用猜破来解决，或利用某种魔物或非魔力的辅助物来解决”[3]。而文中那头颅瘦削的鹰正是年轻

勇士的“非魔力的辅助物”。 

80、进入城堡的方法通常是这样：“鹰把它的爪子勾进青年的嫩肉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着痛楚，双手紧紧地

抓住鸟的两只脚。鸟惊恐不已，把他带入高空，并绕着城堡盘旋。青年毫无畏惧地紧抓住不放。他看见了光闪闪的

宫殿，在暗淡的月光照耀下仿佛一盏朦胧的灯；他看见了城堡塔楼的窗户和阳台。他从腰间拔出一把小刀，砍断鹰

的双脚。这鸟高叫一声，冲入高空，青年轻盈地落在一个宽阔的阳台上。就在这时，一扇门打开了，他看见一个充满

鲜花与树木的庭院，在那儿，是那中了魔法的美丽公主。”(《黄色童话集》) [4] 

在传统童话的原型结构中，片段 80 所呈现的勇士借助鹰爪登顶的情节，实则构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

义的启蒙仪式。当猛禽的利爪刺入血肉之躯的瞬间，这一看似残酷的接触完成了双重转化：在物理层面，

鹰爪的穿刺成为连接大地与天空的血肉纽带；在精神维度，痛苦的承受则演变为一种净化仪式，使勇士

获得成为英雄的资格。这种“创伤–升华”的叙事机制，完美体现了童话中“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
的原始功能——它不仅考验肉体耐力，更通过痛苦的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催化精神蜕变。正是通过英

雄的成长与蜕变这种原型叙事，童话实现了其文化功能之一：为成长提供解决方案。然而，在巴塞尔姆

的情节重构中，这种成长类的英雄原型叙事被彻底解构了。读者在原文片段 80~90 中遭遇的是一系列“反

英雄”主义的直白表述，“81、我感到害怕”“82、我忘了带邦迪创可贴”“89、但是我默默地忍受着痛

楚，双手紧紧抓住鸟的两只脚”[4]。这些赤裸裸的现代性独白与传统童话的英雄叙事之间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揭示了后现代文学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解构。“我”的恐惧取代了英雄的无畏，“我”的平庸消解了

英雄的全能，至于“我”那种机械式的坚持也褪去了英雄主义的光环，沦为生存本能驱使下的无奈挣扎。

当这样一个懦弱普通的角色被赋予“拯救公主”的使命时，实际颠覆了传统故事中英雄的定义。角色的

错位不仅颠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更在认知层面制造了“阻缓”效果，迫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童话逻辑

中抽离，重新审视叙事背后的现实隐喻。普通人真的能在历经磨难后成为英雄吗？历尽磨练后又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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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美好吗？这些问题在巴塞尔姆的笔下被反复质疑。 
在《玻璃山》叙事结构的镜像对照中——即片段 91~96——答案被揭晓。片段 91~96 看似复现了传

统童话的叙事发展，主人公历经磨难最终抵达了金色宫殿。然而这一表面的叙事相似性恰恰构成了最深

刻的反讽：巴塞尔姆笔下的登顶非但不是救赎的完成，反而成为一场存在主义困境的荒谬开端。“主人

公一边在追寻他的目标，一边却又在拆毁它。这里不存在荣誉和尊严。”[4]当现代版的“英雄”触碰那

个被描述为“意义层叠的象征物”时[4]，期待中的“象征”瞬间坍缩为庸常的现实。众人期待已久的魔

法象征竟只是一位徒具其表的公主。于是，无比失望的“我”以近乎机械的冷漠，将她头朝下抛向山脚

下的“相识们”。垂直下坠的物理轨迹颠覆了童话叙事的继续上升；物化的处理方式也彻底剥离了叙事

应有的伦理维度。故事的结局“就是多只鹰看上去也不足为信，一点也不，一刻也不”[4]。在原版童话

中，老鹰的魔法之血本应具有复活所有死去骑士的神圣力量，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被揭示为虚假的存在。

“巴塞尔姆的故事布满了尖刻的反讽，以之对传统和惯例提出质疑，却没有设想出一种肯定的手段。艰

苦的工作和允诺到头来是一场空。”[4]在这个后现代版本的“英雄之旅”中，“我”所受的肉体痛苦与

精神挣扎都失去了意义，最终只余下暴力的宣泄和对意义的彻底怀疑。 
至此，从登山寻公主到弑公主的叙事弧线(narrative arc)，通过上述零散段落得以全部呈现。通过对既

定情节的解构与重构以及结局的突转(peripeteia)，《玻璃山》的情节编构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连贯性和

可预测性。这种情节编排的手法不仅打破了读者对传统童话的固有期待，还打破了读者的自动化认知，

初步实现了“陌生化”效果。 

4. 断裂情节的“穿插”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实现“阻缓”手法之一就是通过“穿插”来延宕行动或事件。在这里，什克洛夫

斯基提及的“穿插”是一种叙事手法，即“由一系列故事组成一部作品，作品中的人物给我们讲述下一

个故事，如此不断地故事串故事，直到第一篇故事被完全忘记时为止”[3]。事实上，“情节无论采用现

成的，或由自己编造，都应当先把它简化成一个大纲，然后按上述法则加进穿插，把它拉长……”[3]在
巴塞尔姆的《玻璃山》中，“穿插”作为一种“阻缓”手法不仅丰富了叙事，更使读者的感知过程变得漫

长而复杂。按照“穿插”的步骤，在拉长情节时，需要先将情节简化为一个大纲。而上文所述的叙事弧

线，正贯彻这一要求，即勾勒出主线轮廓。余下看似离题的片段则进一步承担着“穿插”所带来的“阻

缓”功能。这些片段通过引入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次要情节，实现叙事的多样性和延异效果。 
例如在原文的 1~25 段中，故事主线仍围绕“我”登山为寻公主展开，但自 26 段开始叙事的焦点突

然从“我”转移至城市街道的混乱与无序并通过一系列意象群的“穿插”，构建出了一个病态的城市肖

像： 

26、街上很多人的神情骚动不安。 

27、你自己看吧。 

28、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街上胡乱开枪，猫在门口，躲在车后。 

29、年纪大一点儿的人遛着狗。 

30、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狗屎，泛着耀眼的色彩：赭色、红棕色、黄褐色、土黄色、青绿色、骨黑、茜素玫瑰红。 

31、有人在砍树时被捕，一排榆树倾倒在那些大众牌和勇士牌轿车之间。 

32、无疑是用一把电动锯干的。[7] 

通过极致的叙事拼贴，上述句子构建了一个童话幻想与都市现实激烈碰撞的异质空间。在这个充满

张力的文本世界中，纯真美好的童话面纱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都市的荒诞现实。这种从童话到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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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转变，不仅打破了读者对传统叙事的期待，更强行将读者拉入故事的现场。片段 27 中“你自己看吧”

[4]，这一带有元叙事(meta-narrative)色彩的指令，粗暴地打破了读者作为旁观者的安全距离，通过第二人

称的突然介入使其不得不积极参与到叙事过程中。年轻人在车门后注射毒品的自我毁灭姿态与老人遛狗

的日常活动形成代际对照。人行道上那些被冠以“赭色、红棕色、黄褐色、土黄色、青绿色”等艺术化命

名的狗粪[4]，则通过拼贴(collage)的手法，在视觉上变得异常夺目，进而形成了一种荒诞而戏谑的景象。

巴塞尔姆这种刻意为之的审美化操作，表面上赋予了废弃物以虚假的价值光环，实则揭示了都市生活中

一切事物(包括排泄物)都被商品化的本质。至于被电锯粗暴截断的榆树与“大众”、“勇士”牌轿车，则

象征着自然生态与消费主义霸权间的尖锐对峙。当童话的浪漫期待遭遇这样写实却又带着几分荒谬的现

实图景时，产生的不仅仅是陌生感与审美震惊，更是一种存在层面的认知危机——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

在这个价值混乱的后现代迷宫中，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关于这一问题，《玻璃山》或许能以另一种方

式言说真实——不是通过提供答案，而是通过保持质疑；不是通过建构意义，而是通过展示意义的建构

过程。巴塞尔姆并不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通过解构传统叙事、颠覆传统角色形象以及

构建荒诞的现实图景，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思考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读者将被

迫质疑他们对“真实”“价值”和“意义”的既有认知，在承认意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存在的

可能性。 
除画面意象的拼贴组合外，巴塞尔姆还通过文字式拼贴，将虚构角色的碎片化对话、现实生活中的

名人语录、专业领域的术语概念等断裂的新情节“穿插”到文本中。这种技巧“将互不衔接的章节或片

段编排在一起，并在编排形式上强调各个片段的独立性”[7]。例如，除描绘街道的无序景象外，巴塞尔

姆还试图通过“穿插”主人公“我”与所谓“相识们”的病态互动，构建出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异

化。“相识们”的首次出现是在原文第 6 段，随后又“穿插”出现在第 10、23、49、64、65、69 及 78 段

中。虽说是“相识们”，但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反讽的能指。“我”与“相识们”始终保持着一种

既亲近又疏离的矛盾关系。通过这些散落在四处的叙事碎片与情节，巴塞尔姆巧妙地模拟了现代人际关

系的疏离特质，层层递进地构建出“相识们”自私自利的群体形象。从一开始交代“我”初来乍到却已有

些“相识”，到第 10 段描绘这些相识在山脚下聚集成群，用“蠢驴”“笨蛋”等粗俗话语假意鼓劲儿，

再到第 23 段他们继续说着风凉话，第 49 段突然冲“我”大喊大叫，直至第 65 段他们在跌落骑士中搜刮

财物，第 69 段撬取垂死骑士的金牙，最后到第 78 段“我”仍在攀登时，“相识们”开始争论如何瓜分

“我”的公寓，完成的正是一个将人性彻底商品化的过程。通过这种独特的陌生化叙事手法，巴塞尔姆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审视现代人际关系的本质，从而对隐藏在这些关系背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

深刻的反思。 
在断裂情节的“穿插”中，还有一些情节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更多是为了延长读者的感受过程。

例如，在 35 至 38 段中，巴塞尔姆就利用重复排比，达成一种“阻滞”的叙事效果。这些句子，如“比

胯部上踢上一脚要好一些”、“比尖棍在眼睛上戳一下要好一些”、“比一条湿淋淋的鱼猛地一下拍在肚

皮上要好一些”，以及“比一块石头砰地一声击在后背上要好一些”[4]，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一一被

抛出，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层层推进的紧迫感。但问题是，这些比较并无明确的主体，也缺

乏传统叙事所依赖的因果链条，因而带给读者一种难以捉摸的阅读体验。又比如在第 63 段中，巴塞尔姆

则突然开始罗列出死去的骑士来： 

以下所列骑士爬山未成，正在尸体堆里呻吟：吉尔斯·吉尔福特爵士，亨利·洛弗尔爵士，阿尔伯特·邓尼爵

士，尼古拉斯·沃克斯爵士，帕特里克·格里福特爵士，托马斯·格雷爵士，彼德·科尔威利爵士，约翰·布伦特

爵士，理查德·弗农爵士，瓦尔特·威勒比爵士，斯蒂芬·斯彼尔爵士，罗杰·福尔康布里奇爵士，克劳伦斯·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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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爵士，休伯特·拉特克利夫爵士，詹姆斯·蒂勒尔爵士，瓦尔特·赫伯特爵士，罗伯特·布劳肯伯里爵士，莱昂

内尔·波福特爵士和许多其他的人。[4] 

在这里，巴塞尔姆本可用如“众多骑士牺牲”一笔带过的话语来简化，但他却将其刻意延展为具体

姓名与头衔的罗列，主动设置叙事“阻滞”迫使读者放慢阅读速度。当读者试图理解这些突兀引文的用

意时，实际上正在经历巴塞尔姆设计的认知重构过程，这也正是陌生化理论的核心要义所在——通过打

破阅读惯性，重新激活对文本的敏感度。 

5. 结语 

在《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曾就母题与情节的普遍规律指出：

“艺术作品是在与其他作品联想的背景上，并通过这种联想而被感受的。”[3]这一规律在巴塞尔姆的后

现代童话《玻璃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玻璃山》既以戏仿解构了“骑士救公主”与成长等的经典母题

–情节，又通过后现代叙事策略对其进行创新性重构，延续了童话文类的生命力。其刻意弱化主题情节、

“穿插”断裂情节的策略，不仅模拟了后现代经验的碎片化本质，更在叙事表层之下埋设着对当代社会

超现实图景的隐喻性编码。当读者穿行于这座由熟悉符号与陌生体验构筑的玻璃迷宫时，文本本身也成

为了折射后现代生存境况的多棱镜——既照见文化记忆的深层结构，又凸显出现实世界的认知裂隙与荒

诞逻辑，最终指引读者在碎片化的叙事中寻找新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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